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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时任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区委副书记的王蒙，怀着无限的理想、激情和
热血，写下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歌唱
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青春万岁》没有描写炮火纷飞的战地时光，
而是颇为浪漫地将目光投向一群女高中生，塑造
了一个个乐观向上、青春洋溢的女性形象。小说
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北京女七中一群
高三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为主线，描写了郑波、
杨蔷云等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
的学生如苏宁、呼玛丽、李春等的热心帮助，
使她们都能融入到学校这一大家庭，最终沐浴
着春天的阳光，怀着美好的理想奔向光明的未
来。小说通过她们的思考、探索、斗争，不仅
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展
示了一代青年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回应了
诸多重大时代问题。

见证共和国青春：写作的历史
语境

王蒙出生于1934年，出生3年就发生了卢
沟桥事变，童年在战争动乱中度过，甚至和同学
一起去阜成门玩，还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
1945年，王蒙11岁，当宣布日本投降时，他目睹
了班上的老师、同学异常兴奋，“那时忽然明白
了，中国是我的国家”。亲身经历时代巨变，给王
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国情怀在他的心中不断
滋长，又因讨论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讲演比赛
获奖，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48年，在即将满
14岁的时候，王蒙被破例吸收为地下党员，成为
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1949年3月，在新中
国成立前夕，王蒙“脱离生产”调到了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北京市委工作。1949年8月，王蒙参加
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
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
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任区团委副书
记。

可以说，王蒙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始终
与党、与祖国、与人民同频共振、紧密相连。加
之，1949年10月1日，王蒙打着腰鼓去天安门参
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那
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我亲眼看见
旧中国和旧社会是怎样分崩离析的，到处是危
机，百姓没法生活下去”。

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与新中国的成立，
处于新旧时代交接的王蒙，心中激荡不已：“我一
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
新社会，从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从以政治
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写
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
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
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
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
永远的万岁青春。”

不过，对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写一部
长篇小说，只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幸而，王蒙
不仅有一定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丰富阅读的经
历，他从小就在中外名著中汲取精神力量，有着
较高的文学素养。

初生牛犊不怕虎：个人丰富的
文学素养

王蒙，其名来自于《茶花女》，1934年，其父
王锦第正在北大读书，同舍室友有何其芳，而当
时何其芳钟爱小仲马的《茶花女》，就建议其父用
小说男主人公“阿蒙”的名字作为孩子的名字，王
蒙就有了这个名字。或许是这样的因缘际会，让
王蒙的一生都与文学结缘。

9岁时，王蒙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了雨果的
《悲惨世界》，沉浸在以德报怨的主教对冉阿让灵
魂的冲击中；10岁时，他狂热阅读和高声朗诵
《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和《苏辛词》；十一二
岁时，王蒙不仅读了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
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鲁迅的《祝福》和
《故乡》，还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华岗的《社会发
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社会
科学丛书如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
《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北京市团
委时期，他阅读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
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

团的任务》，这些书籍大大鼓舞了他的工作热情，
让他的工作充满干劲。对这一段阅读经历，王蒙
自述道：“鲁迅使我严峻，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
泰使我赞美，巴尔扎克使我警悚，歌德使我敬佩，
契诃夫使我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
叹……”

正是在诸多中外文学经典的滋润下，加之他
目睹了新旧中国交替、新中国万象更新的盛况，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
把这段历史时期和这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
心史记录下来，这就是《青春万岁》的创作缘起。

二十六年的等待：出版的波折
与坎坷

1953年初冬，刚刚过完19岁生日，王蒙购
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潦
草的小说草稿。他打算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
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年轻人，写下这一代
人的初心、初情和试笔。

1954年冬，经过了一整年的艰苦努力，《青
春万岁》初稿诞生了。完成初稿后，王蒙想起了
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即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
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就将初稿送给了
他。潘之汀读后十分欣赏，又介绍给了中国青年
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随
后又交给编辑刘令蒙审稿。然而，却因为种种原
因，一直没有消息。经过漫长的等待后，1955年
冬天，王蒙见到了吴小武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两位师长高度评价了小
说的艺术感觉和王蒙的创作激情，也指出稿子的
问题在于缺乏主线。听罢，王蒙下定决心开始修
改此稿。

1956年初，在萧殷的帮助下，由中国作家协
会出具公函，为在团市委工作的王蒙请了半年的

“创作假”，以便他集中精力修改书稿。这次改稿
历时5个月，从1956年4月动笔，到9月定稿，王
蒙为小说加上了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
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
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们”一句。

在改稿期间，他又写下了短篇小说《组织部
来了个年轻人》，刊发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名字改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爆炸
性的轰动。与此同时，《青春万岁》已在中青社三
审通过。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
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年底，中
国作协党组书记、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

撰文评价文学新人的成绩，赞赏张晓的《工地上
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
成果；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
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内容。王蒙的
创作一帆风顺，正式走入了文坛，成为了一颗文
坛新星。

然而，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政治
上的风云突变影响了文坛。“反右”运动扩大化
后，王蒙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他被开除党
籍，8月下放去京郊劳动，《青春万岁》的出版计
划也随之搁浅了。

1961年，政策有所松动，小说的出版再度提
上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书稿情况，中青社
请《文艺报》负责人冯牧审读书稿，冯牧认为小说
没有问题，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建议可以减少

“苏联”内容，于是王蒙开始删改小说中提到苏联
歌曲、书籍，如把苏联电影《普通一兵》改为《把一
切献给党》，把苏联民歌改为陕北信天游小调，这
是王蒙修改的第二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政治风向再度收紧。八届十中全会后，中青
社将书稿报至上级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刘导
生认为书中没写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结合，邵
荃麟同样认为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不可忽视，
《青春万岁》出版事宜再一次搁浅。

1963年12月下旬，随着形势越发紧张，王
蒙和妻子破釜沉舟，远走新疆，一待就是16年，
这期间《青春万岁》的出版进入冰冻。1978年，

“文革”结束，使得《青春万岁》的出版再次成为可
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的帮助下，

王蒙对小说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是删减了与情
爱相关的内容，避免“不健康思想”。如弱化了杨
蔷云、苏君、张世群之间的关系、删减了杨蔷云的
恋爱心绪等内容；二是删除了结尾处毛主席的现
身，由原来的毛主席现身天安门，与同学们亲切
交谈，改为袁新枝看到一辆深夜疾驰的车认为是
毛主席经过。随后，1979年4月，《北京文艺》第
四期刊载了全书的第2节到第5节。1979年5
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印
数17万册。

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正式出版，历经
了26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26年的波折与坎
坷，经历了26年的三易其稿，《青春万岁》终于正
式与读者见面。

余音袅袅荡气回肠：影响一代
人的青春岁月

《青春万岁》自1979年出版后，随后被翻译
成阿拉伯文、朝鲜文和蒙古文等多种文字，影响
深远。

据王蒙本人回忆，在1979年《青春万岁》刚
出版时，“一个晚上，有十来个当年的中学生，来
找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一起冒着时下时停的小雨
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我们在一起唱了许多当
年的歌曲，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篇”。

1982年，《青春万岁》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
爱读的十本书之一。其实，不仅是受到中学生的
欢迎，不少中年人也在阅读《青春万岁》中找到了
自己的回忆、自己的青春：“《青春万岁》唤醒了我
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回想使我的心情难以平
静，使我留恋，也使我向往。人为了前进，总免不
了要回忆过去。你的书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忆，不
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奋发和自豪。我相信，这只
经过风雨的吹打而倍加鲜艳的花朵，会使我们这
一代人壮志满怀、青春焕发；也会帮助我们的孩
子们懂得怎样度过他们青春的年华。”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编上映也紧锣密鼓地筹
备着。70年代末，编剧张弦着手开始对小说进
行改编：“对我来说，《青春万岁》不是一部平常的
小说，那里有我无法忘怀的我们的青春时代。”
1983年，经过重重努力，由黄蜀芹导演的同名电
影《青春万岁》上映，1984年荣获苏联塔什干亚
非拉电影节纪念奖，成为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
青春电影。

如今，《青春万岁》已经发行超百万册。它早
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书
名，更是一个口号，是关于青春最嘹亮的声音。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
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
在暴风雨的天空。”青春，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激
情、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献身精神。在见证、参与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的冬天，王蒙写下了
《青春万岁》，至此余音袅袅，影响着一代代人的
青春岁月。

王 蒙

1982年7月19日凌晨，当时《十月》的编辑
张守仁还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他难以安然入睡的
原因是连夜审读《高山下的花环》。翻完最后一
页稿纸，他像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喜
悦之情难以抑制，他写道，“济南军区歌舞团创作
员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描绘的是南疆自
卫还击战开始前，一个企图走后门撤退到后方去
的高干子弟，在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感召下，终于
留在战场上，由落伍者变成为战斗英雄的曲折故
事……一部八九万字的中篇，能写活七八个人
物，这是不容易的。《高山下的花环》文笔朴实，感
情深厚，后半部有些篇章，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
下，震撼着、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我建议将这部
作品作为重点稿件，刊登在下一期《十月》的头条
位置。”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是一部难得的突
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
能给《十月》和作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高
山下的花环》在当时引发一场出版的奇迹，全国
先后有74家报纸连载这篇小说，北京出版社的
《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已印到158万册。当时
国内有 8 家出版社出版此书，总印数达到了
1100万册。作品更是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
十几种语言，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
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中，《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
五。另外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话剧、歌剧、京剧、
舞剧、评剧等演出。1984年被导演谢晋改编成
了电影，电影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那
么，《高山下的花环》是如何诞生的呢？

1979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当
时李存葆在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创作员，在
接到军队文化部组织到前线采访的任务后，火速
奔赴前线。李存葆作为一个随军作家，在当时的
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不仅跟随着军队作战，
而且还采访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事迹，他详细记录
那些战斗方案、成果，以及英雄人物的壮举。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存葆记录的这些方案都
渐渐模糊了，反倒是那些“感情的碎片”越来越在
他脑海里闪现，他“觉得描写战斗的过程较多，而
揭示人物心灵的东西较少，可能是这些作品缺少
感人的力量的根源”。正如评论家雷达的概括：

“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
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
德、爱情以及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
我们惊讶。这个阶段他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
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获得了很多赞誉，
但是李存葆对这些创作成果并不满足。李存葆
期望自己能够寻求创作上的突破，他努力地回想
在战场上的经历、英雄的事迹和那些最能打动他
的故事，他想到了一件件触及心灵的真实事件：

有一天，一群傣族姑娘在溪边给前线送下来
的烈士清洗遗体。当时这座傣家寨子里的青壮
年都去支前了，给烈士穿衣入棺的事都由姑娘们
来做。这时，有一位傣族老阿爹走过来，声音颤

抖地斥责姑娘们道：“你们怎么能这样狠心……
水太凉了。”姑娘们当即明白，连忙去烧热水。

还有一次，李存葆去一座苗寨赶集，正好看
到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要买一位老大娘的鸡蛋，
两人在为价钱争执，旁边的人告诉老大娘说，这
个小姑娘是用献血的钱来买鸡蛋送给伤员的。
老大娘一听，一下挎起篮子对小姑娘说：“孩子，
你咋不早说，说了还用你花钱买，走，咱们把鸡蛋
送给伤员去。”周围卖鸡蛋的人一听，也都默默地
挎起鸡蛋篮子给野战医院送去。

多年后李存葆回忆道：正是从这些普通民众
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感情，让我努力把它融化到作
品的字里行间。

他多次想到的是部队欠账单的问题，这在部
队很常见，“几乎也都发现了欠账的事。这些欠
账的烈士，清一色是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有的来
自河南，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十年动乱很凶
的天府之国四川……”“有一个党委搞了个统计
数，连排干部牺牲后留下欠账单的人所占的比例
数相当大。”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个问题能不能
写，李存葆思考了很
长的时间，他曾经反
复琢磨这件事情，因
为“欠账单”的问题反
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的
过渡。

反复思虑之后，
他将这些细节设计到
了小说中：一个烈士
的妻子拿着抚恤金，
卖掉她结婚时娘家陪
送的嫁妆，和婆婆一
起，来到部队替丈夫
还债；一位指导员的
遗书上写着，他有一
件崭新的军大衣，让
妻子留给 10 岁的女

儿，等女儿结婚时当礼物；有一个班长在战斗中
立了二等功，复员时他把不多的复员费都还了
账，但还差15元，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套新军装留
下顶欠下的15元钱。

在某部采访时，李存葆遇到这样一件事：某
部接到命令马上要开赴前线，但团里有位干事接
到调令要走。尖刀连的同志喊道：“他不是怕死
吗？叫他到我们尖刀连来！”于是，这位干事被派
到尖刀连。后来他悔悟过来，在战斗中立了功！
李存葆在采访时就有战士说：这样的事你应该写
一写。李存葆就将这位战士作为赵蒙生的原型
写在了小说中。

“由于这些，我便产生了创作冲动，铺开稿纸
拉了个结构。结构中的人物关系，梁三喜一家和
赵蒙生一家这条线当时就有了，但其他的人物关
系和现在的《高山下的花环》不太一样。开篇写
了个引子，先引出梁三喜留下的欠账单，接着便
把生活面放在沂蒙山中去了。”但是由于其他的
材料准备不充分和“展现生活面的角度没选准”，
李存葆的创作很快就难以继续下去了，因此，《高
山下的花环》第一稿的创作就只能结束了。之
后，李存葆回到了所在的单位。他几次想要重写
《高山下的花环》，但是每每动笔，“总感到难度颇
大，除了角度的选择，还因生活交给我的那些素
材的‘负荷量’沉甸甸的，我不能把他们写得不痛
不痒，这就遇到如何写军队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遇到一个矛盾，一方面前线英
雄人物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他，震撼着他的心
灵，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不痛不痒”地处理这
些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样具有“破坏性”

的故事会给军队抹黑。如何把控这样的写作难
题，当时的李存葆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只能继续
深入到生活中去。

这时新的转机来了，李存葆于1980年2月
参加了党中央与中国作协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在
这里，他受到启发，确立了新的写作方式，“这次
对话对我重新思考构思《花环》有很大启示，我集
中力量思考如何在《花环》中把矛盾写得尖锐一
些，准确一些，深刻一些，特别是准确地反映矛
盾，这是关键。不然，作品既不会尖锐，也不可能
深刻。”

之后，李存葆重新构思了《高山下的花环》，
“这期间，我数次跟军内外年轻的同行们口头谈
过《花环》的结构，当我讲到烈士的妻子和母亲用
抚恤金还账的情节时，对方总是眼泪汪汪地对我
说：‘写!赶紧写出来！写得更悲壮一些！世界上
哪有这么好的烈士，哪有这么好的人民’。当我
讲到雷军长摔帽骂娘的情节时，对方也总是鼓励
我：‘军事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风骨，要充满革命
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写得正气凛然！’。”由
此，《高山下的花环》结构成形了，李存葆还在渐
渐丰满小说的细节。

1982年春天，李存葆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
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刘白羽的发言让李存葆收
获颇大，他写道“这一次又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

对我在《花环》中表现部队内部矛盾，有不少启
示。”

通过这次座谈会的交流学习，李存葆采用了
一种描写矛盾的方法，“在写《花环》时，我努力追
求的是，对美的事物，采取实写，重笔浓墨；对于
丑的东西，进行虚写，点到为止。在揭示矛盾时，
寓热情于无情之中。矛盾尽管很尖锐，但它主要
展现的是广大指导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从梁三喜、靳开来对赵蒙生的痛斥声中，从雷
军长甩帽骂娘的怒吼声中，读者可以体味到炎黄
子孙那充满正义感的美好感情。在‘欠账单’和

‘抚恤金还账’的描写中，‘欠’是虚写的，‘还’是
实写的。‘欠’是意在不言，‘还’能打动人心。‘还’
的实写尽管‘悲’，却有‘壮’，能充分展现梁大娘、
韩玉秀这样的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对党、对军
队、对国家的一往情深；能够描绘出我们民族脊
梁的瑰丽的灵魂。”

确定了写法之后，《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和
结构已经在李存葆的内心了，而机会也来了。张
守仁回忆到，“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
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
巴车上，与会的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
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
个题材：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
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
生涯；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
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
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
三个题材，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

《高山下的花环》酝酿阶段虽然很漫长，但是
长期的积累和思索已经产生了质变，小说的写作
反而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会议结束以后，李
存葆就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社举办的小说读书班，
在班级里，他边读书边思考，并且给小说的人物
都做了列表。“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高山
下的花环》，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
月5日至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
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里，
希望我尽快处理。”

毫无疑问地，《高山下的花环》很快得到了编
辑部的认可，9月初就进入了《十月》杂志的印刷
厂。正如张守仁所总结的，《高山下的花环》之
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凡在思想、艺
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
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
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
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
广阔背景。”《高山下的花环》同样也具有历史
的意义，正如军旅批评家朱向前所说，“《高山
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
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
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
代军旅作家的崛起。”

““花环花环””诞生记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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